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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扫清社会流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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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8月 6日英国爆发的骚乱引起了全球舆论的震惊，硝烟尚未完全散去，9月 3日伦敦
再次发生暴乱。是什么让昔日宁静的绅士之都变成了狼藉的“街头战场”?关于英国骚乱原因的
解释众说纷纭。但在笔者看来，地位市场中的社会流动渠道不畅才是导致这场混乱的深层次原因。 
  地位市场中的社会不流动 
  制度经济学认为，地位市场中的社会流动渠道如同物质市场中的产权激励结构一样，通过影

响个人追求而调控市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不同的是，物质市场中人们追求的是更多的物质财

富，而地位市场中人们追求的是更高的社会地位。正如产权在物质市场中的激励作用一样，社会

流动渠道通过影响个人或群体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一重要动机而影响经济增长。 
  作为调控个人或群体在地位市场中升降的制度系统，社会流动渠道可以将社会流动控制在完

全不流动与“足够”的流动之间。在社会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特权个体或群体通过建立并强化

阻滞、限制其他个体或群体在地位市场中向上流动的制度安排来保证自己及其群体的社会地位，

即使其他个体或群体增进了社会集体福利也不能获得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经验来看，只要社会不流动存在，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不流动往往通过削弱地位市场中个人和群体学习、生产的动力，也即削弱地位市场中支

撑个人或群体努力的激励机制，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深层次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对较低阶层而

言，向上流动可能性的降低导致来自地位市场的激励不足；另一方面，对特权群体而言，社会流

动受阻带来的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竞争压力的减少导致其自我激励不足。 
  社会不流动或流动不畅所造成的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阶层固化所导致的“社会

孤岛化”现象凸显，增加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

根基。此次英国大规模骚乱的始发地——托特纳姆区，是一个以非洲裔居民居多的多种族混居区；

导火索——一名来自牙买加的黑人移民青年遭到警察的“无故”射杀引起少数族裔的不满，继而

引发集体游行示威；以及骚乱发生后，迅速从北部至东北部、南部蔓延(少数民族和移民的聚居区)
等事实，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由于社会流动受阻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是诱发骚乱

的深层次原因。 
  社会流动速度减慢之隐患 
  事实上，目前中国也存在社会流动速度减慢的隐患。近年来，中央及各级政府已经为缩小城

乡差距、减小贫富悬殊、推动社会流动、加强社会融合作出了积极努力，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国民教育、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领域依然或多或少存在着各种制度性差异，

这些障碍直接限制了中国社会流动的速度。 
  那么，如何扫清社会流动障碍，促进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民工向城市社会的流动和融入呢? 
  第一，增加农民工收入，重点提高收入增长速度，从根本上缓解农民工应对城市高昂生活成

本的经济压力。 
  第二，继续推行户籍制度改革，重点剥离户籍制度附带的福利分配功能，消解传统户籍制度

衍生出的二元劳动就业制度，恢复户籍制度人口统计管理的基本功能。 
  第三，强化政府责任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妥善解决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医疗卫生服务、社

会保险、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切实保障其权益实现，弥合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逐步建立城乡统

一的均等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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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以社区为平台，拓宽城市接纳度。一是加大对市民的宣传教育力度，鼓励市民与农民

工的交流互动；二是加快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改善农民工聚居社区的居住环境；三是建立农

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社会流动理论认为，社会流动是开放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垂直型社会流动的实现

情况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最真实写照。社会底层民众通过自身奋斗实现向上流动动力的减

小，意味着社会流动渠道的变窄，更意味着社会层级固化趋势的出现，由此带来的社会流动速度

的减缓和弱势群体的边缘化，足以引起任何一个正在经历社会变迁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视。 


